我与精致扬州
五年前，我从北方初来扬州。彼时正值盛夏，一路的车马劳顿在暑气与焦渴的催化下，渐渐酵成浓郁的烦躁，再加上对一个陌生城市的潜在敌意，我像一只愤怒的刺猬一样剑拔弩张。夜幕将至之时，我落脚在柳湖路上的一家客店。一个冷水澡冲掉了浑身粘腻的风尘和大部分的不良情绪之后，我推开房门，走进扬州。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瞬间令我彻底缴械的，不光是轻拂人面的习习凉风，不光是精巧点缀的妖娆彩灯，不光是明月下的垂柳，不光是虫鸣中的幽静——单论这些毕竟力量有限——而是这一切相辅相成的组合，像徐志摩的诗，像李后主的词，温柔而强劲，涤荡人心。
这就是精致，我对扬州的最初印象至今未变。

精致是扬州城。掩藏在美食街上的宋城遗址，坐落在商业圈中心的文昌阁，扬州把现代都市的便捷生活与历史名城的文化底蕴成功地融合在一起，像极了扬州闻名遐迩的乱针绣法，看似凌乱无序，实则错落有致。
精致是扬州工。乾隆年间的《大禹治水图》玉山、北京奥运上金镶玉的奖牌、江春源的岫玉“八骏图”、顾永骏的“石刻聚珍图”、高毅进的“天官耳圆炉”，几百年来，扬州玉雕工艺悄悄隐去了“和田玉，扬州工”的名头，却扛起更招展的“天下玉，扬州工”大旗！
精致是扬州人。富春的早点，蟹黄汤包，淮扬菜，沏一壶魁龙珠，听完评话，泡个澡，找陆琴师傅做个脚艺。扬州人享受着自己创造的精致生活。
我常想，扬州何以精致如斯？

是因为热爱。

对历史、过往的热爱，使扬州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妥善地保存了古迹和老城区，在城市开发中善用“留白”，并通过巧妙的规划，让古迹融入现代都市，让老城与新城交相辉映，让自然与城市和谐统一，成就了精致的扬州城。
对玉雕事业的热爱，使扬州的玉雕师傅们能够十年如一日地将全部身心投入对玉器的设计与雕琢之中，“坚金砺所利，玉琢器乃成”，一件精致玉器的完成，也意味着一个玉雕师傅精致工艺的完成。
对生活的热爱，则造就了精致的扬州人。因为无论多么精美的菜肴、多么精湛的技艺，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真正懂得享受。
而我这个北方来的异乡人，在扬州的这五年，也渐渐受扬州的浸染，学会了热爱生活、热爱工作；也因热爱，渐渐从内在变得精致，懂得欣赏精致。

我供职于扬州一家建筑公司。多年前，与大多数人一样，对于现代建筑，我会用冰冷、冷漠、单调、不近人情等等这些充满负面情绪的词语来形容。而现在我却发现，建筑人对于他们的工作同样充满热爱！那些在常人眼中粗糙的浇注混凝土、打桩、砌墙、抹灰等等工作，其实同样需要建筑人精致地去完成。正是因为建筑人对自己工作的热爱，通过精致地完成建筑中的各项工序，才成就了这大地上矗立的一幢幢精品建筑。

这种精致，我想也只有精致的人才能发现吧。

感谢扬州。

